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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双子星”角逐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评选结果将于今日上午揭晓

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出土编号文物近两万件
部分造型纹饰前所未见

在30日举行的“2021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终评汇报会上，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
长雷雨对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发掘
情况作了汇报。

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西郊，地处成
都平原北部沱江流域，面积约12平方公
里。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是国家
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巴
蜀文明进程研究》的实施内容之一。

三星堆遗址自1929年首次发现以
来，开展了多次考古工作，发掘总面积约
1.8万平方米，遗址的分布范围、堆积状
况、保存情况、文化内涵、遗存面貌等基本
清楚，新一轮的工作重点围绕聚落考古和
社会考古展开。

1986年抢救性发掘了三星堆一号、
二号“祭祀坑”，为开展社会考古工作和研
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线索。时隔34年，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重启发掘。本次考古
发掘秉持“多团队合作”的工作理念，除了
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全面统筹负责
之外，还有国内39家科研机构、大学院校
以及科技公司参与其中，共同开展三星堆
遗址祭祀区的考古发掘、现场保护和多学
科研究等工作。

三星堆遗址的新一轮考古发掘自
2020年3月启动以来，其发掘成果持续引
起社会关注。此次共计发掘面积1202平
方米，发现“祭祀坑”6座、灰坑78座、灰沟
55条、柱洞341个、房址4座、墓葬2座，初
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布
局。截至日前，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已
出土编号文物近两万件，扭头跪坐人像、
青铜顶尊人像、神树纹玉琮等器物前所未
见，引发社会关注。

谈及三星堆考古取得的成果，雷雨
说，新发现的前所未见的遗迹和文物，进
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将

深化关于三星堆文化遗迹古蜀文明的祭
祀场景和祭祀体系的研究，弥补以往这方
面研究的缺陷和空白。

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顶
尊跪坐铜人像和铜圆口方尊等文物，兼有
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文化
的因素，进一步实证“古蜀文明是中华文
明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考古发掘运用了
“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
队合作”的新理念，创新使用了现代化多
功能保护平台、恒温恒湿考古发掘舱、现
场应急保护实验平台、多功能考古发掘操
作系统、远程控制系统、不间断高清数字
记录系统等，推动了田野考古方法和手段
不断进步，对中国的田野考古意义重大。

稻城皮洛遗址
实证13万年前古人类
已频繁登上青藏高原

与此同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
石器研究所所长、皮洛遗址考古发掘执行

领队郑喆轩也对皮洛遗址的发掘情况作
了汇报。

2019年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组织相关团队在川西高原开展旧石器
时代考古专项调查工作，在甘孜州新发现
40余处海拔3000米以上的旧石器地点。
2020年5月，考古队在稻城县附近发现皮
洛遗址。

皮洛遗址位于稻城县金珠镇七家平
洛村，距县城约2公里，海拔约3750米，处
于金沙江二级支流傍河的三级阶地，整体
面积约100万平方米。

本次发掘揭露出多个古人类活动面，
出土编号标本7000余件。连续的地层、
丰富的遗物说明远古人类在此的活动频
率和强度非常高。根据目前的测年研究，
皮洛遗址第三层地层年代不晚于13万年
前。这意味着，至少在13万年前，古人类
就已频繁登上青藏高原。

根据地层关系、堆积特征和遗物发现
情况，可初步将7个地层的发现分为三
期，整体构成了一个罕见的旧石器时代文
化“三叠层”。7个连续的文化层，完整保
留、系统展示了“简单石核石片组合-阿
舍利技术体系-小石片石器和小型两面
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首次建
立了四川和中国西南地区连贯、具有标志
性的旧石器时代特定时段的文化序列，为
该区域其他遗址和相关材料树立了对比
研究的参照和标尺。

并且，遗址发现的手斧、薄刃斧等遗
物，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
遗存，也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
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
舍利组合，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莫维斯
线”论战画下了休止符。

同时，皮洛等川西高原含手斧的遗址
填补了东亚阿舍利技术体系在空间上的
一个关键缺环，串联起东西方阿舍利文化
传播带，对于认识亚欧大陆东西侧远古人
群的迁徙和文化交流具有特殊意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戴竺芯

实习生 朱翼帆

3月30日晚上8点，由四川广播电视
台出品的大型考古纪录片《古蜀瑰宝》第
一集《发掘·发现》亮相央视纪录频道，四
川卫视当晚9点15分播出。文物是如何
发掘的？这部纪录片全景实地拍摄、4k
细致还原发掘现场。

沉睡三千年 再醒惊天下

2019年11月，时任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副站长冉宏林
用一把洛阳铲开启了对三星堆的新一轮
发掘工作。在此之前，三星堆已经沉寂了
30多年。

1986年7月，当地砖厂取土时无意发
现了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德安带领团队进行
了抢救性发掘。“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

“青铜面具”等在内的1700多件重量级玉

器、石器与青铜器在这一次发掘中出土。
由于当时科技手段有限，考古技术颇

为落后，出于对文物的保护，考古团队并
没有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

直至2019年，四川省组织实施古蜀
文明保护传承工程，三星堆有了新一轮的
发现，三至八号祭祀坑相继露出真容。

从一、二号坑到三号坑的发现，用了
33年。而从三号坑到四、五、六、七、八号
坑的发现，仅仅用了5个月。

数字化考古 与时间赛跑

考古工作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过
程。例如对丝绸的发掘工作，从发现到提
取发掘、到采取保护措施，需要在很短的
时间内完成。发掘过程也是不可逆的，稍
有不慎，隐藏在文物上的历史信息就会被
破坏掉。此次发掘在前期资料记录和硬

件搭建、中期文物提取、后期文物保护与
研究都做了整体的统筹。

1986年7月，陈德安带领团队搭了一
个草棚就开始工作。“那段时间雷雨季节，
一打雷我们就着急，就怕涨洪水，我们都
是通宵作战。”

时隔34年，2020年7月，三星堆考古
大棚开始搭建。通过最新的环境调控系
统，现场温度控制在20-25℃之间，湿度
控制在80%左右，防止文物在发掘过程中
氧化、损害。

除此之外，搭建航架实现无接触考
古，数字化手段及时采集整理现场信息，
声光电智能化设备实现专家远程会诊，应
急保护实验室保障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
同步开展同步进行。此次对三星堆的勘
探是技术含量最高、规格最高，要求精度
也最高的一次数字化科技考古。

不仅仅是硬件条件得以保障，考古理
念也有了新的变化：采用网格法进行发
掘，细致分析每一层填土，用更科学、更全
面的文物测验方法进行研究。这一切，让
考古学家得以发现文物承载的更多文化
价值和考古价值。

此次在四号坑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见
的丝绸制品残留物。这意味着，三星堆首
次发现了丝织品，为研究古蜀国悠久的丝
绸发展史提供了有力的物证。

五号坑出土的金面具，重达280多克，
无论在体积还是重量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扭头跪坐人像、顶尊跪坐人像、刻着
神树的玉琮……随着一大批前所未见的
文物“上新”，神秘又森严的古蜀城邦体系
也在考古人员面前缓缓展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洁
实习生朱翼帆

3月30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汇报会在北京举行，20个入围项目代表、考古界专家学者们以“线
上+线下”形式参会，汇报展示考古成果，来自四川的稻城皮洛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双双入围终评环节。

四川“双子星”能否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将于3月31日上午揭晓。

为助力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今日上午10点，封面直播将带你走进广汉三
星堆博物馆改造升级后恢复开放的青铜馆，探秘首次展出的青铜神坛，回顾青铜文明发展历程。

三星堆考古运用了哪些高科技？
纪录片《古蜀瑰宝》第一集昨晚播出，细致还原发掘现场

皮洛遗址可以看到清晰的地层剖面。（资料图）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扭头跪坐人像。
四川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